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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你千遍上海

得陈旧。上世纪 90 年代后，建筑一度被闲置，淡出历史的舞台。

2011 年，华侨城苏河湾启动上海总商会修缮保护工作，邀

请多位专家及十多家专业机构参与。历时 7 年的修复，三层楼

高的清水红砖墙，两层通高的壁柱上装饰着古典主义特征的典

雅花饰，三角形、半圆形山花窗楣……修缮后的上海总商会，

与背后全球第 6 家宝格丽酒店相互衬托。如今，它被用作宝格

丽酒店的宝丽轩中餐厅、500 平方米的宴会厅和威士忌酒吧。

上海总商会修缮项目总设计师、OUR 都市再生设计研究院

创始人、CEO 凌颖松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上海总

商会曾有过一段“辉煌时期”，迎接过美国商会代表团、筹办

过中国国货展览，举办外交讨论会议等等。它还连续组织中国

展品参展 1915 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1926 年费城世博会，并

协助参与了 1933 年芝加哥世博会，为中国商品走向世界做出了

贡献。这里是当时显赫的工商界名流的聚会之地，见证了上海

民族工商业发展史和革命史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总商会经历过几次变迁，先后用于上

海电子管厂、联合灯泡厂、上海市电子元件研究所的生产和研究，

建筑的结构形态也因此发生了较大改变。主楼的坡屋顶被拆除，

加建了一层钢筋混凝土楼层，建筑由三层变为四层，加建部位

与建筑的整体风格不协调；位于北苏州路的门楼，由于当时房

屋资源紧张，多处被改建和加建，内部被隔成多个隔间，屋顶

被加高了一层，门楼主立面顶部“上海总商会”几个大字被抹去。

“当初在竞标这个项目时，有国外设计公司从可识别性的

角度，提出了建筑修缮的观点，即采用相近的材料恢复屋面的

体量关系，新旧各自为营，同时和谐相处。”但在凌颖松看来，

上海总商会作为近代上海工商业的缩影，经历的变化反映了中

国商业的历史变迁，这段历史是这个城市重要的历史记忆，“每

一次修复其实是对城市 DNA 的探寻。‘重回世界巅峰’，很

契合今天上海需要的城市精神，以及城市发展的状态，也很符

合当下的一种人文和社会取向”。

因此，凌颖松大胆提出了他们的修缮思路和设计方案：把

上海总商会修回它的“荣耀时光”，“我们用的不是一种反思

的手段，而是一种传承和延续的手段来思考建筑，没有留过多

的沧桑或者碰撞”。

被“削掉”的斜坡又重新回来了，上海总商会恢复了位于

南入口之上的三角形山墙和精美雕花，连当年的烟道通风口都

在大楼顶部得到了还原。

据《上海总商会新建议事厅开幕纪念册》记载，这幢大

楼聘请了上海颇有名望的英国建筑事务所通和洋行负责设计。

1920 年前后，沿北苏州路扩建了门楼作为上海总商会的主入口，

以及一段水刷石围墙，以连接主楼和门楼。

2016 年施工阶段，工人清理破损的围墙时无意中发现：水

刷石下面竟然还保存着清水红砖。凌颖松和团队接到反馈后连

夜查阅资料，才知道原来早在 1921 年，围墙材质还是清水红砖，

但到了 1927 年围墙加固时，外面被附上了当时流行的水刷石。

为了尊重历史的原貌，他们紧急调整了方案，将被水刷石

覆盖的清水红砖细细剥离出来，与另一段水刷石围墙并置，将

不同阶段的历史痕迹于一墙凝固。

修复团队保留了 1920 年代刚刚建成时的门楼的样式，也保

留了知青返乡后蜗居上海的城市痕迹，还保留了“文革”时期

的标语，以及上世纪 90 年代电子元器件厂的一些安全生产警示。

凌颖松表示，四个历史年代都在同一空间密集地碰撞，“每一

代人都可以在这里面读到他所处年代的故事”。

凌颖松说，“希望来到这里的每一个市民，他们双手触摸

到的窗户，脚踩的瓷砖，抬头看到的雕花，都是 100 年前的原物，

他们因此可以产生一个穿梭时空和历史的共情。而这才是‘建

筑可阅读’最有魅力的地方”。

“上海总商会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但在园林

处，它又用了中式的太湖石装饰。而翻看老照片，你会发现总

商会的这些董事们，每年合影大多数人穿的都是中式服装。这

其实就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既希望融入国际秩序，又希望能保

持自己民族的内核的想法。”凌颖松说，总商会的一楼当时也

建造了商品陈列所，鼓励大家支持国货、抵制洋货，“近现代

重大历史事件如‘五四运动’、‘五卅运动’都有着它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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